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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可供性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双元创新机制
——基于专精特新企业的研究

卢启程,  苏    阳,  荣    斌
（云南财经大学 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1）

摘　要： 人工智能（AI）是专精特新企业提升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但如何通过双元创新

充分激活与释放AI可供性的潜能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单项冠

军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AI可供性影响专精特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双元

创新机制。研究发现：基础可供性与功能可供性均能提升专精特新企业新质生产力，功能可供

性通过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提高新质生产力，基础可供性仅能通过探索式创新提高新质

生产力；异质性分析发现专精特新“小巨人”、低知识产权保护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以

AI可供性通过探索式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制造业单项冠军、高知识产权保护区域、非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企业以AI可供性通过双元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研究深化了新质生产力的前因及

生成机制研究，为释放AI在新质生产力上的潜能提供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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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促

进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和生产力革命性跃迁”。此外，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专精特新企

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主体。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已经被作为专精特新企业提升新质生产

力的新动能。然而，德勤与香港大学于2026年联合发布的《2026企业AI应用指数》调查报告表

明，我国采纳AI的公司中有46%未能达到预期成效，AI在企业中的成效存在显著差异。这反映

出AI的有效性和价值性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还与技术为主体实现特定目标所提供的行动潜

能密切相关（Kemp，2024；马鸿佳等，2024；张璐等，2026），这本质上体现了AI可供性的关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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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董雪艳等，2026）。
AI可供性为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前提与可能性空间，而潜能的激活与释

放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到切实行动（余江等，2025；董雪艳等，2026）。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创新无疑是AI可供性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组织行动。专精特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持续涌现，既需要通过探索式创新“走在前”，又需要以

利用式创新“走得稳”。一方面，专精特新企业需要通过探索式创新摆脱技术惯性，不断把控新

机会，以突破传统的生产力形态；另一方面，专精特新企业需要在既有的技术发展轨迹上，通过

利用式创新不断地改进、优化产品和服务，提升先进生产力质态。然而，专精特新企业面临中小

企业创新资源短缺的通病（湛泳和马从文，2024），存在显著的创新依赖与创新资源短缺悖论，

需利用十分有限的创新资源有效配置与协调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因此，专精特新企业当

前面临突出困境：如何通过双元创新将AI可供性落实为新质生产力？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已成为实

践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一部分研究发现AI是新质生产力持续涌现的重要引擎（任优

生和于津平，2024；韩少真等，2025），但也有学者逐渐认识到AI可能会因为技术吸收滞后、技

术与场景匹配不当等，难以转化为实质性的生产力，甚至削弱新质生产力（慕艳芬等，2026）。
AI可供性理论强调，AI的效果不仅与技术本身的客观属性相关，更依赖于主体与技术交互所

赋予的实现特定目标的行动潜能（马鸿佳等，2024；董雪艳等，2026）。然而，新质生产力的相关

研究始终未对AI可供性引起重视。进一步而言，现有研究已经深入AI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内在

机制分析，并发现创新是尤为关键的传导机制（巫强等，2024；任优生和于津平，2024；韩少真

等，2025；许林和赵乐乐，2026），遗憾的是尚未深化到双元创新传导作用的系统解构。特别是，

AI可供性可分为基础可供性和功能可供性，两者为实现特定目标所赋予的潜能存在显著差异

（Tim等，2020；董雪艳等，2026），为双元创新提供了不同的支撑潜力和可能性空间，但现有研

究未能触及不同AI可供性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差异化双元创新机制研究，掩盖了新质生产力培

育的微观逻辑。

本研究基于AI可供性理论，利用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单项冠军和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数据，检验基础可供性和功能可供性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双元创新机制

及其异质性特征。旨在回答：基础可供性和功能可供性能否驱动专精特新企业的新质生产力？

通过何种双元创新机制驱动？AI可供性的驱动效应及其双元创新机制是否存在异质性？边际

贡献如下：一方面，将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视角从AI深化至AI可供性。AI可供性理论突破仅仅关

注AI客观属性的思维局限，强调主体主观能动与AI客观属性的交互所产生的行为潜能（马鸿

佳等，2024；余江等，2025；董雪艳等，2026），为理解“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跃升的重大战

略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理论视角。本文分析了AI的基础可供性和功能可供性与新质生产力

的关系，深化了新质生产力的前因研究。另一方面，揭示基础可供性和功能可供性驱动新质生

产力的差异化双元创新机制，深化新质生产力微观生成机制的理论洞见。已有研究停留在

AI能否通过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的浅层分析（任优生和于津平，2024；韩少真等，2025；许林和

赵乐乐，2026）。然而，AI的不同可供性特征对实现特定目标赋予的行动潜能存在显著差异

（Tim等，2020；董雪艳等，2026）。本研究对比分析基础可供性和功能可供性驱动新质生产力的

双元创新机制。这不仅能够突破“双元平衡最优”的理论预设（March，1991；苏屹和梁德智，

2026），还能从AI情景适配角度推动双元创新理论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差异化双元创新机制

的研究，深化了AI驱动新质生产力的“黑箱”研究，为理解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微观生成逻辑

提供了深层次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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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AI可供性

可供性理论最早由生态心理学家Gibson提出，将其理解为行为主体利用客观物体完成某

种行为的可能性（Gibson，2014）。之后，这一概念在信息系统领域得到拓展，提出技术可供性理

论，用于理解技术属性与技术使用主体之间的关系（Volkoff和Strong，2013）。技术可供性描述

了具有特定目标的个人或组织通过技术实现某种行为的可能性（Leonardi，2011），不仅关注技

术本身的客观属性，也重视行为主体的主观属性，强调行为主体与技术要素交互之后产生某种

结果的潜能（Liang等，2023）。
人工智能可供性（AI Affordances）是技术可供性理论的细分，指行为主体为满足特定目

标、使用特定的AI技术并产生某种结果的可能性（马鸿佳等，2024；董雪艳等，2026）。AI可供性

理论强调技术客观属性与主体主观能动的交互（马鸿佳等，2024），认为主体掌握的AI技术水

平并不能决定AI对特定行为的赋能效果，需要行为主体感知AI的基础与功能属性，并恰当交

互才能有效发挥技术潜力（马丽娜和周佳男，2025），这为理解AI这一新兴技术对实现特定目

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本文参考Tim等（2020）和董雪艳等（2026）的研究，将AI可供性分为基础可供性和功能可

供性。基础可供性是指技术本身固有的、基于其物理或技术属性的客观存在所提供的行动可能

性（董雪艳等，2026）。功能可供性是指AI为主体完成某一个任务或工作所提供的可能性（董雪

艳等，2026）。基础可供性与功能可供性的来源、目标导向和适应范围存在明显区别，如表1所
示。可供性来源方面，基础可供性根植于AI技术本体，源自AI技术的物理与算法基础，是AI技
术固有的客观属性（Tim等，2020）。例如，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天然具备多格式文本解析、语义向

量化表征等基础可供性。功能可供性依附于特定主体在具体场景中的特定任务需求，并非技术

的天然属性，而是主体根据特定任务目标，对AI技术进行感知、调用和组合后，涌现的新行为

潜能（余江等，2025）。例如，AI的图像识别技术在企业有人脸识别考勤、质检等需求时，才会生

成员工打卡核验、产品缺陷检测等功能可供性。在目标导向方面，基础可供性锚定于AI技术本

身的发展，以技术的物理和性能极限的突破为目标，比如扩展上下文窗口、降低推理延迟、增强

多模态融合能力。功能可供性锚定于使用主体的任务，以完成主体的业务诉求、工作任务和组

织绩效等具体经营目标为导向（Tim等，2020），强调技术供给与业务需求的精准映射，比如提

升制造良品率、缩短财务报表编制时间、提升产品运输效率等。适应范围方面，基础可供性呈通

用性特征，不会因主体、场景和任务发生改变。例如，AI图像识别技术的异常像素识别这一基

础可供性，既可用于工业缺陷检测，也能用于医疗影像诊断。功能可供性呈情景嵌入性特征，通

常定位于特定的任务和目标，并且与特定业务场景深度融合（余江等，2025），具有明确的功能

定位和使用边界，实现的方式和效果受到情景深刻影响（苏郁锋和周翔，2023）。例如，自然语言

处理对营销人员具有消费者口碑检测的功能，对法务专员可能表现出合同风险校验的功能。

 （二）AI可供性与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将新质生产力阐释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
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以技术革新为内核驱动力，AI作为新一代技术革命的载体，通过技术革新，

以及与传统技术的融合催生出新技术和新产品，孕育了专精特新企业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使新

质生产力的三要素全面超越传统生产力（许林和赵乐乐，2026）。
从劳动者方面而言，AI能够模拟人类智能行为，执行感知、学习和决策等任务，基础可供

性呈现客观的自主性、自适应和自学习等独特潜能（马鸿佳等，2024），为替代重复性和程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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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规劳动力提供可能（姚加权等，2024）。同时，相较于非常规任务，常规任务不太依赖于劳动

者和外部环境的实时交互（陈琳等，2024），这有利于激活与发挥基础可供性，深化对常规劳动

力的替代程度，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从而驱动专精特新企业的新质生产力。从劳动资

料方面而言，传统劳动资料主要是未经过加工的自然物和加工过的原材料，AI的基础可供性

具有通用性特征，适用于多元的主体、场景和任务，能够为专精特新企业注入新技术资料和数

据资料等，甚至替代传统劳动资料（刘备等，2025），进一步释放劳动资料的潜能和价值，提升生

产效益，激发专精特新企业的新质生产力。由上所述，基础可供性为AI替代传统的劳动者和劳

动资料提供基础和可能性空间，从而驱动专精特新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基础可供性能提升专精特新企业新质生产力。

随着功能可供性逐渐拓展延伸，AI与特定目标任务、业务场景的交融逐渐深化（余江等，

2025；董雪艳等，2026），对传统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互补效应得以有效释放，从而促

使新质生产力跃升。从劳动者方面而言，AI基于庞大的数据基础、复杂的逻辑推理、实时的强

化学习等，其功能可供性能够突破人类的认知和能力限制（施锦诚等，2025），实现在非重复、非

常规且富有创新性的工作任务中与传统劳动者的优势互补，从而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的新质生

产力。从劳动资料方面而言，功能可供性使AI与传统生产工具深度融合，发挥AI在执行效率和

操作精度等方面的潜力，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韩少真等，2025）。同时，功能可供性具有情

景嵌入性，在与特定主体、场景和任务交互中，挖掘、处理与集成的数据与传统劳动资料组合，

有利于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持续动力。从劳动对象方面而言，功能可供性深嵌于业务场景当中，

能帮助专精特新企业准确捕捉与分析客户的偏好与行为模式，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推荐和服务

方案（韩少真等，2025），增强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甚至深化定制化模式以拓宽劳动对象的

边界。由上所述，功能可供性为AI与传统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互补提供潜能，从而

驱动专精特新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本文提出假设：

H2:功能可供性能提升专精特新企业新质生产力。

 （三）AI可供性、双元创新与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大力推进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探索

式创新是新技术的源头，由探索式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是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提升全要素生

产率的关键。专精特新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更是致力于破解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难题，这本身就

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任优生和于津平，2024）。
探索式创新本质上是搜索新颖知识，并重组知识要素的过程（陈晓华等，2025）。然而，实现

真正新颖的知识重组面临挑战，关键在于组织的认知局限和局部搜索陷阱，尤其是专精特新企

业长期专注于细分领域，知识要素的可行组合逐渐穷尽，探索式创新逐渐面临技术枯竭困境，

削弱创新成果的新颖性（Qu等，2026）。专精特新企业通过扩展功能可供性，使AI的知识搜索边

 

表 1    基础可供性和功能可供性的区别

基础可供性 功能可供性

内涵
基础可供性指的是技术本身固有的、基于其物
理或技术属性的客观存在所提供的行动可能性

功能可供性指的是AI为主体完成某一个任
务或工作所提供的可能性

来源 根植于AI技术本体，是AI技术固有的客观属性
依附于特定主体在具体场景中的特定

任务需求

目标导向
目标锚定技术本身，以突破AI技术本体的物理

和性能极限为导向
目标锚定主体任务，以完成主体的业务诉求、

工作任务和组织绩效等经营目标为导向

适应范围
具有通用性，同一AI技术在不同主体、场景和任

务中的基础可供性固定不变
具有情景嵌入性，功能可供性深度绑定特定

主体、场景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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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知识组合集合在多元场景拓展延伸，为探索新知识和新技术提供更多可能性。一方面，专精

特新企业长期专注于细分领域，知识搜索范围十分局限，而功能可供性深化了AI与人类、业务

场景的实时交互，克服人类搜索范围的局限（Lou和Wu，2021），快速识别、评估和传递有价值

的知识，并降低持续搜索过程中的资源损耗和人为干扰（马丽娜和周佳男，2025），为专精特新

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提供丰富的知识基础（刘备等，2025）。另一方面，随着知识搜索数量的提升，

潜在组合数量会呈指数级增长，而人类对知识和数据的处理能力十分有限。功能可供性为扩大

知识组合提供了潜在可能性（Grashof和Kopka，2023），并通过问题求解机制和先进算法快速解

析知识间的关联性（施锦诚等，2025），发现知识中的规律和趋势，产生新颖的创意（任优生和于

津平，2024）。
探索式创新过程中的知识重组不仅受到认知局限和有限理性等主观因素的阻碍，已有研

究强调技术层面的性能限制、兼容性或功能性障碍等硬性约束，也会导致许多潜在的知识和技

术组合在客观上无法实现（Qu等，2026）。基础可供性作为AI技术固有的客观属性，本身不具有

明确的功能边界和情景约束，适应范围呈现通用性特征，能够充当知识和技术间的桥梁，为原

本相互隔离领域的组合提供客观技术基础。具体而言，AI的数据识别和处理能力等基础可供

性能将信号、图像、声音等异构数据转化为标准化算法，并形成针对共同基础问题的共享解决

方案表征，为知识和技术提供强大的共享底层架构（刘备等，2025），使原本互不关联的领域具

备新的可组合性（Qu等，2026）。因此，随着基础可供性的愈发全面和成熟，AI为专精特新企业

扩展可行知识组合的集合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客观技术基础，使不同知识和技术领域间的新颖

组合得以涌现，有利于专精特新企业突破细分领域的知识边界，实现跨领域知识组合，以创造

新技术和新产品。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a:基础可供性能够通过提高探索式创新驱动专精特新企业新质生产力。

H3b:功能可供性能够通过提高探索式创新驱动专精特新企业新质生产力。

利用式创新能够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的新质生产力。首先，专精特新企业通过利用式创新能

够优化现有知识组合，渐进性地深化知识，为细分领域的持续发展提质增效；其次，利用式创新

的创新幅度不大，不仅能够节约创新成本，还能激发创新热情，提升可持续创新能力；最后，利

用式创新往往是累积性的，为颠覆性突破提供一定的知识基础（Vasilchenko和Morrish，2011）。
因此，专精特新企业的利用式创新能够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

利用式创新是对现有知识的再挖掘与再利用（Jansen等，2006），与探索式创新不同的是，

利用式创新对新知识的需求较少，主要依赖实际业务场景中的认知、经验和反馈，对已有产品

和服务进行持续改进（吕鸿江等，2017）。因此，利用式创新的关键难点在于快速把控市场需求

和改进方向，并将场景中大量零散的知识重新组合，这对创新与实践场景的深度交融提出了极

高要求。然而，基础可供性是技术本身的物理属性所提供的客观可能性（董雪艳等，2026），脱离

行动主体、任务目标和业务场景，对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有限。具体而言，利用式创新并非停

留于技术的升级与改造，而是以现有产品、流程和市场等经营状况的持续优化为最终目标。然

而，基础可供性的目标局限于AI技术本身的物理和性能极限的突破，无法精准映射到业务需

求（马鸿佳等，2024），很难在特定的经营目标上持续释放潜能。同时，利用式创新强调在熟悉的

领域内进行精细化改进，是基于场景中的现有知识基础、市场认知和经验积累，并针对特定业

务场景的技术改进、流程优化、效率提升和功能微调等，而基础可供性具有通用性特征，脱离具

体的情景（马丽娜和周佳男，2025），难以作用于现有产品和服务的持续改进与升级。

功能可供性是AI为主体完成某一个任务或工作所提供的可能性，这种潜能是在AI与行动

主体、应用场景的深度交互中释放（董雪艳等，2026），具有任务导向和情景嵌入性（余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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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尤为契合利用式创新的情景交融需求。功能可供性定位于特定的任务目标，能够精准映

射利用式创新的目标导向，通过对实践场景的数据感知和模式识别，准确预测未来创新趋势

（施锦诚等，2025），挖掘现有产品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进行前瞻性的改进（程聪等，2022）。同时，

功能可供性是在特定情境中被激活和实现的行动可能性（马丽娜和周佳男，2025），专精特新企

业的功能可供性越强，AI与行为主体、业务场景的交融越深，促使AI能够根据业务领域的数据

流不断迭代优化与之契合的决策模型和问题解决机制等（施锦诚等，2025），从而根据特定参数

精准支撑设计方案完善、研发流程优化和性能指标改进等。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相较于基础可供性，功能可供性能够通过提高利用式创新驱动专精特新企业新质生

产力。

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基础可供性

功能可供性

探索式创新

利用式创新

新质生产力

H1

H2

H3a

H3b

H4

 
图 1    理论模型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样

本。剔除ST及*ST，以及数据缺失过多的公司。经过筛选，最终得到968家上市公司的5 721个观

测值。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为避免极

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分位数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测量

 1. 被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NQPF）。新质生产力体现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

深度转型升级，并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核心标志。本文借鉴现有文献（张丹和李冲，2026；
余长林等，2026），从技术突破、生产要素配置、产业转型升级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含八个细分指

标的综合评价体系，并通过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如表2所示。

 2. 解释变量

基础可供性（BA）和功能可供性（FA）。本文借鉴秦佳良等（2025）、潘宏亮等（2025）的研究，

采用文本分析法测度AI可供性。基础可供性根植于AI技术本体，是AI技术固有的客观属性

（Tim等，2020；董雪艳等，2026），体现于企业的AI技术积累和算力算法储备等，本文通过深度

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支持向量机、强化学习等技术类关键词表征。功能可供性是

AI为主体完成某一个任务或工作所提供的可能性（董雪艳等，2026），依附于特定主体在具体

场景中的特定任务需求（余江等，2025），体现于AI技术在特定业务情景和经营目标中的封装

和具象化，本文通过智能客服、智慧金融、无人零售、智能物流、智能制造等关键词表征。具体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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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词典的构建，本研究参考姚加权等（2024）的研究成果，初步筛选出基础关键词，并参考《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政策文件，以及尚普研

究院发布的《2022年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研究报告》，补充关键词词典，最后剔除词频过低、语义

歧义和重复词汇。构建出基础可供性的词典，包括36个关键词，以及功能可供性的词典，包括

29个关键词。基于构建的关键词词典，本研究对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挖掘与词频统计，将两

类关键词的词频分别加1后取自然对数，作为基础可供性（BA）和功能可供性（FA）的代理变量。

 3. 机制变量

探索式创新（Explora）与利用式创新（Exploit）。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双元创新进行测

度。相较于传统专利指标，文本分析法具有显著的适配优势：一是能够捕捉非专利形式的创新

活动。AI驱动的创新常体现为算法逻辑的隐性优化或数据模型的持续迭代，会因商业保密选

择不申请专利，文本分析法通过挖掘年报中对创新的描述，弥补了这一缺失。二是更精准地刻

画专精特新企业的利用式创新。专精特新企业的利用式创新多表现为工艺改进或效率提升，传

统的专利法难以量化此类微观优化，而文本分析法则能通过词频进行敏锐捕捉。三是文本分析

具有实时性。专利申请与授权存在显著的滞后性，而年报文本反映了企业当期的战略意图与资

源分配，能更灵敏地体现AI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即时促进效应。

本文借鉴现有文献中通过种子词+Word2Vec相似词、专家人工校验的思路构建双元创新

的关键词词典。具体流程如下：第一步，种子词集的人工提炼。人工阅读300份财务报告语料，并

结合史会斌和杨东（2017）、方鑫和董静（2022）、徐高彦和张婷婷（2024）、王永贵等（2025）等研

究中的双元创新词典，制定出双元创新的种子词集；第二步，Word2Vec扩充相似词。针对同一

概念或者事物，表达者往往使用多个语义相似的词语进行描述，需要对种子词集进行相似词扩

充。本文采用Word2Vec机器学习对年度财务报告语料进行训练，推荐符合财经文本语境的相

似词。第三步，专家审阅与人工校验。将关键词在财务报告中逐一阅读查阅，筛除掉一词多义、

与非创新活动混淆等语义不恰当的关键词。并邀请业界和学术界专家，对比年报文本样例对指

标词集进行核验，最终确定的词集包含探索式创新关键词27个、利用式创新关键词23个，如表3
所示。双元创新的计算如下：探索式创新=（探索式创新词频/年报总词频）×100；利用式创

新=（利用式创新词频/年报总词频）×100。

 

表 2    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

因素 子因素 指标 量化 权重
技术突破 科技创新 创新质量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专利申请总数量 9.11%

生产要素配置

新质劳动力
研发人员占比 研发人员/总人数 17.57%
劳动生产率 营业收入/员工数 6.21%

新质劳动对象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资产总额 10.36%
ESG环境得分 华证ESG环境绩效评分 7.27%

新质劳动资料
绿色技术水平

发明和实用新型绿色专利的总申请量加上
1的自然对数 32.60%

研发投入占比 研发投入/营业收入 9.80%
产业转型升级 生产率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 LP法测算 7.09%

 

表 3    双元创新关键词典

探索式创新
突破、革新、变革、颠覆、首次、首创、开辟、开创、引领、领先、领军、前沿、史无前例、里程碑、
填补空白、卡脖子、核心技术、尖端技术、发明专利、探索、尝试、试验、发掘、变异、冒险、试

错、试探

利用式创新
改进、改良、改造、精进、进展、进一步、升级、迭代、优化、完善、调整、延续、持续、稳步推进、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精细、效率、巩固、老客户、改善、利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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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文献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企业规模（Size），即总资产的

自然对数；主营业务收入的自然对数（Revenue）；资产负债率（Lev），即年末总负债与年末总资

产之比；总资产收益率（ROA），即净利润与总资产平均余额之比；企业年龄（FirmAge），即
ln（当年年份−公司成立年份+1）；企业成长性（Growth），即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股权集中度

（TOP1），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企业价值（TobinQ），即市场价值与负债之和除以总资产。

 （三）实证模型

为检验基础可供性和功能可供性对专精特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

模型：

NQPF it = β0+β1BAit +γXit + Industryi+Yeart +εit （1）

NQPF it = β0+β1FAit +γXit + Industryi+Yeart +εit （2）

NQPF it BAit FAit

Xit Industryi Yeart εit

其中，因变量 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新质生产力，自变量 和 分别表示基础可供性

与功能可供性。 为控制变量组，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表示

扰动项，并且本文在回归中采用了省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四、  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4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新质生产力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308和
0.117，反映出专精特新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有待提高。基础可供性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

为1.023和1.191，功能可供性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105和1.153，说明不同专精特新企业的

AI可供性存在显著差异。
  

表 4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p50 SD Min Max
NQPF 5 721 0.308 0.288 0.117 0.116 0.644

BA 5 721 1.023 0.693 1.191 0 4.727
FA 5 721 1.105 0.693 1.153 0 4.263

Explora 5 721 0.088 0.074 0.054 0.011 0.272
Exploit 5 721 0.530 0.526 0.100 0.311 0.809

Size 5 721 22.03 21.82 1.161 20.12 25.51
Revenue 5 721 12.14 11.91 1.355 9.740 15.99

Lev 5 721 0.371 0.369 0.176 0.060 0.748
ROA 5 721 0.056 0.051 0.053 −0.118 0.226

FirmAge 5 721 2.885 2.890 0.314 1.946 3.555
Growth 5 721 0.187 0.140 0.292 −0.385 1.375
TOP1 5 721 32.25 30.32 13.34 8.927 67.88

TobinQ 5 721 2.148 1.746 1.273 0.699 8.137
 

 （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5报告了基础可供性（BA）和功能可供性（FA）对专精特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结果。

列（3）显示，BA的系数显著为正（β=0.021，p<0.01），假设H1得到统计支持。列（6）显示，FA的系

数显著为正（β=0.007，p<0.01），假设H2得到统计支持。

 （三）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

本研究为排除内生性问题，参考何小钢和毛莘娅（2026），采用 Bartik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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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最小二乘法（2SLS）检验。具体而言，本文利用企业初期的基础可供性或功能可供性水平与

全国层面基础可供性或功能可供性的年度整体增长率的交乘项，分别构建基础可供性（BA）和

功能可供性（FA）的工具变量（IV_BA与IV_FA）。具体公式如下：

IV_BAit = BAi,t−1× (1+BAgrowtht) （3）

IV_FAit = FAi,t−1× (1+FAgrowtht) （4）

BAi,t−1 BAgrowtht

IV_BAit

IV_FAit

公式（3） 表示专精特新企业i在t年初期的基础可供性， 表示t年所有专精特

新企业基础可供性水平的年增长率， 为基础可供性Bartik工具变量，即t年企业i的基础

可供性水平预测值。公式（4）同理， 为功能可供性Bartik工具变量。

BAgrowtht FAgrowtht

Bartik工具变量是利用总体增长率与变量单元的初始份额来对变量的当年值进行预测，预

测值与真实值高度相关，但与残差项不相关。Bartik工具变量的合理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满足相关性要求，企业的AI可供性往往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与惯性。企业历史的AI可供性禀

赋基数与宏观维度的可供性演进趋势相叠加，能够高度拟合和正向预测企业当期的真实水平。

第二，满足外生性要求，宏观增长率（ 与 ）属于科技革命的总体发展趋势，

单个专精特新企业或局部产业集群的发展无法逆向操纵这一整体增长率，具有极强的外生性。

此外，初期份额也不受当期扰动项的影响。第三，满足排他性，由宏观技术浪潮与微观历史基数

 

表 5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NQPF NQPF NQPF NQPF NQPF NQPF

BA 0.033*** 0.030*** 0.021***

（26.555） （31.461） （13.233）
FA 0.025*** 0.016*** 0.007***

（19.273） （15.599） （3.599）
Size 0.038*** 0.044*** 0.042*** 0.046***

（13.047） （7.959） （13.617） （8.024）
Revenue 0.019*** 0.013** 0.016*** 0.013**

（7.122） （2.221） （5.772） （2.236）
Lev 0.021** 0.027 0.002 0.017

（2.262） （1.501） （0.251） （0.820）
ROA −0.072** −0.071 −0.101*** −0.087*

（−2.553） （−1.574） （−3.386） （−1.748）
FirmAge 0.017*** 0.002 0.015*** 0.001

（4.486） （0.188） （3.861） （0.134）
Growth 0.003 −0.003 0.003 −0.005

（0.690） （−0.648） （0.694） （−0.904）
TOP1 −0.001*** −0.000 −0.001*** −0.000

（−7.299） （−1.504） （−7.519） （−1.600）
TobinQ 0.010*** 0.009*** 0.013*** 0.009***

（10.068） （4.286） （12.468） （4.024）
_cons 0.274*** −0.848*** −0.859*** 0.280*** −0.884*** −0.877***

（142.598） （−21.908） （−12.718） （134.908） （−21.519） （−12.250）
Industry NO NO YES NO NO YES

Year NO NO YES NO NO YES
N 5 721 5 721 5 721 5 721 5 721 5 721

Adj_R2 0.110 0.479 0.541 0.061 0.413 0.516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经省份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调
整），下表如无特别说明，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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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的预测技术水平是一个脱离了企业当期实际经营行为的外生拟合指标，本身并不能直接

转化为企业内部的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引导企业在当期深入推进AI可供性，才能进而引发

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变革，最终实现新质生产力的跃升。因此，工具变量需要通过内

生解释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满足排他性。

关于工具变量的排他性，上述基于逻辑推演论证，可能会存在偶然性的潜在威胁。全国

AI浪潮可能通过多种宏观渠道直接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例如，宏观技术浪潮可能同步推动

区域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改善、地方政府科技产业政策扩张或细分行业整体技术前沿外移，潜移

默化地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若这些宏观传导渠道确实存在，工具变量可能通过AI可供性之

外的路径影响新质生产力，排他性假设将面临威胁。为排除上述可能性，进一步强化工具变量

排他性的科学支撑，本文参考熊婉婷等（2023）的做法，在工具变量检验中增加三类可能相关的

宏观控制变量，排除工具变量通过其他宏观渠道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威胁。这三类变量覆盖了数

字金融基础设施、政府产业政策、行业技术周期三个宏观传导路径。一是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FI），代理区域数字金融与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程度。AI革命往往与数字金融发展同步推进，

区域数字金融水平的提升可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要素配置，绕过企业AI可供性直接作

用于新质生产力。二是省级科学技术财政支出强度（Gov Tech），即省级科学技术财政支出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全国AI浪潮可能伴随地方政府科技支出扩张，通过补贴、税收优惠或

公共研发平台建设等路径改善企业新质生产力。三是细分行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Peer TFP），

以细分行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剔除该企业自身）衡量，代理行业整体技术周期与产业链协

同效应。全国AI浪潮可能推动细分行业

整体技术前沿外移，通过上下游数字化

协同或竞争使企业被动受益。

表6报告了增加上述控制变量后的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第（1）（3）列是第一

阶段回归结果，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

显著正相关，满足相关性要求。第（2）
（4）列是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BA和

FA的系数显著为正。此外，工具变量的

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分别为

8.494和9.081，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

绝识别不足的原假设。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分别为5  492.586和
2 526.346，远大于Stock-Yogo弱工具变

量识别检验在10%偏误水平上的临界值

（16.380），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题。因

此，实证结果稳健可靠。

 2. 替换核心变量

本文采用AI专利申请数量（BAP）

作为基础可供性的替代变量；采用功能

可供性词频占年报总词频的比例乘

100（FAR）作为功能可供性的替代变量。

 

表 6    工具变量回归

（1） （2） （3） （4）
BA NQPF FA NQPF

IV_BA
0.76***

（0.010）

IV_FA
0.72***

（0.014）

BA
0.025***

（0.002）

FA
0.009***

（0.002）

DFI 0.010 0.014
（0.041） （0.048）

Gov Tech 0.136 0.209
（0.184） （0.199）

Peer TFP 0.003 0.002
（0.004） （0.004）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8.494*** 9.081***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5 492.586 2 526.346
[16.380] [16.380]

第一阶段F统计量 5 492.59 2 526.35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N 4 614 4 614 4 614 4 614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
号内是聚类到省份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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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列（1）—列（2）为替换AI可供性测量方法的回归结果，BAP的系数显著为正（β=0.025，
p<0.01），FAR的系数显著为正（β=0.139，p<0.05），研究结果依然稳健。

为排除新质生产力指标选取差异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参考李心茹等（2024）的新质

生产力（NQPF_Li）指标体系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基准回归的测度指标设计紧扣专

精特新企业作为产业链关键环节突破者的特征，而李心茹等（2024）的指标包含新质劳动者、劳

动对象、劳动资料三大维度，是学界广泛采纳的通用范式。替代指标可验证本文的实证结果并

非依赖于特定口径，而具有较强的普适性与稳健性。表7列（3）至列（4）为替换新质生产力测量

指标的回归结果，基础可供性（BA）的系数显著为正（β=1.535，p<0.01），功能可供性（FA）的系

数显著为正（β=0.718，p<0.01），研究结果依然稳健。
  

表 7    替换核心变量、考虑遗漏变量、样本范围调整的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6） （7） （8） （9） （10）
NQPF NQPF NQPF_Li NQPF_Li NQPF NQPF NQPF NQPF NQPF NQPF

BAP
0.025***

（11.624）

FAR
0.139**

（2.107）

BA
1.535*** 0.021*** 0.021*** 0.020***

（10.699） （12.889） （13.413） （13.291）

FA
0.718*** 0.007*** 0.007*** 0.007***

（4.573） （3.600） （3.301） （3.331）

_cons
−0.785*** −0.881*** −44.380*** −45.876*** −0.845*** −0.863*** −0.852*** −0.871*** −0.849*** −0.860***

（−13.397） （−12.270） （−7.321） （−7.663） （−12.483） （−11.743） （−12.359） （−11.732） （−11.944） （−11.450）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 721 5 721 5 720 5 720 5 721 5 721 5 310 5 310 5 035 5 035

Adj_R2 0.546 0.514 0.292 0.263 0.542 0.517 0.530 0.504 0.544 0.523
 

 3. 考虑遗漏变量

增加独立董事占比（Independent）、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控制变量，重新回归分析。表7
列（5）至列（6）显示，基础可供性（BA）的系数显著为正（β=0.021，p<0.01），功能可供性（FA）的

系数显著为正（β=0.007，p<0.01），研究结果依然稳健。

 4. 样本范围调整

一方面，2013年是AI具有重大突破的一年（李玉花等，2024），因此仅保留2013—2022年近

十年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表7列（7）至列（8）显示，基础可供性（BA）的系数显著为正

（β=0.021，p<0.01），功能可供性（FA）的系数显著为正（β=0.007，p<0.01），结果依然稳健；另一方

面，直辖市的经济、政治发展程度与其他省份有较大差异，因此剔除直辖市样本重新进行回归。

表7列（9）至列（10）显示，基础可供性（BA）的系数显著为正（β=0.02，p<0.01），功能可供性（FA）

的系数显著为正（β=0.007，p<0.01），结果依然稳健。

 五、  机制检验

本文采用三步法和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次）检验双元创新在AI可供性与专精特新企

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中介效应。表8列（2）显示，基础可供性（BA）的系数显著为正（β=0.012，
p<0.01），列（3）显示，在引入探索式创新（Explora）作为中介变量后，BA的系数有所下降但依然

显著（β=0.018，p<0.01），并且Explora的系数显著为正（β=0.231，p<0.01）。同时，Bootstrap检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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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假设H3a得到统计支持。列（4）显示，BA的系数显著为正

（β=0.016，p<0.01），列（5）显示，在引入利用式创新（Exploit）作为中介变量后，Exploit的系数为

正，但不显著。同时，Bootstrap检验结果表明95%置信区间包含0，利用式创新在BA与新质生产

力之间的中介效应未获得统计支持。表8列（7）显示，功能可供性（FA）的系数显著为正

（β=0.009，p<0.01），列（8）显示，在引入探索式创新（Explora）作为中介变量后，FA的系数有所

下降但依然显著（β=0.004，p<0.05），并且Explora的系数显著为正（β=0.301，p<0.01）。同时，

Bootstrap检验结果表明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假设H3b得到统计支持。列（9）显示，FA的系数

显著为正（β=0.013，p<0.01），列（10）显示，在引入利用式创新（Exploit）作为中介变量后，FA的

系数有所下降但依然显著（β=0.006，p<0.01），并且Exploit的系数显著为正（β=0.057，p<0.05）。
同时，Bootstrap检验结果表明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假设H4得到统计支持。
  

表 8    基础可供性和功能可供性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双元创新机制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NQPF Explora NQPF Exploit NQPF NQPF Explora NQPF Exploit NQPF

BA
0.021*** 0.012*** 0.018*** 0.016*** 0.020***

（13.233） （8.533） （9.628） （8.403） （11.238）

FA
0.007*** 0.009*** 0.004** 0.013*** 0.006***

（3.599） （6.007） （2.100） （5.973） （3.253）

Explora
0.231*** 0.301***

（6.250） （7.890）

Exploit
0.032 0.057**

（1.440） （2.732）
Bootstrap检验 [0.00204, 0.00360] [−0.00005, 0.00108] [0.00203, 0.00348] [0.00028, 0.00113]

_cons
−0.859*** −0.059 −0.845*** 0.603*** −0.879*** −0.877*** −0.074 −0.855*** 0.584*** −0.910***

（−12.718） （−1.054） （−12.226） （4.965） （−12.131） （−12.250） （−1.395） （−11.404） （4.971） （−11.852）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 721 5 721 5 721 5 721 5 721 5 721 5 721 5 721 5 721 5 721

Adj_R2 0.541 0.258 0.549 0.129 0.542 0.516 0.239 0.531 0.121 0.518
 

本文从技术突破、生产要素配置与产业转型升级三个维度刻画了新质生产力，在机制检验

中，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子维度与双元创新同属创新范畴，二者在理论内涵与测量上存在重

叠性，可能导致机制识别偏误。

为排除机制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潜在重叠问题，本文剔除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子维度，

保留新质劳动力、新质劳动对象等更为纯粹的维度，重新通过熵值法合成新质生产力的替代变

量（NQPF1），并检验AI可供性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双元创新机制。 检验结果显示基础可供性

（BA）和功能可供性（FA）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双元创新机制检验结果稳健可靠。

前文的双元创新词典通过种子词+相似词的系统扩充，能够较全面地捕捉双元创新。为进

一步验证核心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在基准词典基础上，采用更为严格的标准剔除边缘词汇，构

建精简版词典，检验结论的稳健性。主要剔除两类词汇：一是过程描述词，仅刻画创新行为倾向

或活动过程，不直接指向创新成果的词汇，如“尝试、试验、冒险、试错”等。此类词汇虽与创新语

境相关，但更多反映行为倾向，难以表征创新的实质产出。二是与非创新活动关联的词汇，即常

与其他管理活动交叉出现，指向性相对宽泛的词汇，如“开发、老客户、精细、巩固”等。例如，“开
发”在年报中既可能指向技术改进，也可能用于市场开拓或客户开发。此类词汇虽有利于更加

全面地反映双元创新，但与创新活动的共现精确度相对较低。基于上述标准，本文从探索式创

新剔除“尝试、试验、发掘、变异、冒险、试错、试探”7个词汇，从利用式创新剔除“精细、巩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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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开发”4个词汇，最终形成包含20个探索式创新核心词与19个利用式创新核心词的精简版

词典，展开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基础可供性（BA）和功能可供性（FA）驱动新质生产力的

双元创新机制检验结果稳健可靠。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测度双元创新，避免了传统专利法在AI情境下的失效风险。考虑到

有研究采用专利法测度双元创新，为增强与既有文献的可比性，本文进一步采用专利法对双元

创新进行替代性测度。采用发明专利授权量加1取对数代表探索式创新，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量之和加1取对数代表利用式创新，重新检验AI可供性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双元创新机

制。检验结果显示，专利法测度双元创新的情况下，基础可供性（BA）和功能可供性（FA）均能通

过双元创新影响新质生产力。这一结果与文本分析法测度双元创新所得的实证结果存在一定

差异，即利用式创新在基础可供性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实证结果不稳健。

上述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在理论和方法层面均有体现。理论层面，基础可供性通过专利形

式的利用式创新作用于新质生产力的效果更突出。利用式创新是对现有知识的再挖掘与再利

用（Jansen等，2006），专利作为显性知识，具备清晰编码、跨场景传播、快速检索复用等属性，为

后续产品迭代、工艺升级、效率提升等提供依据，是利用式创新实现高效技术复用与迭代的重

要知识形式。同时，相较于隐性知识，AI可供性对专利这类可编码的显性知识的作用更明显

（胡保亮等，2025）。显性知识是符号化、结构化的，能直接“投喂”于AI，通过合并、分类、聚合和

汇总等生成新的显性知识。而隐性知识难以形式化、编码化表达，不易通过AI进行收集与加

工。方法层面，专利法对利用式创新的表征程度十分有限。利用式创新不仅体现于技术专利、工

艺文件、标准作业流程等显性知识，还包括技术诀窍、员工操作技巧、团队协同经验、客户场景

认知等隐性知识。然而，相较于文本分析法，专利法仅能反映部分显性知识形式的利用式创新，

存在非随机的系统性测量偏差，容易导致实证分析的估计偏误，尤其是遗漏隐性知识形式的利

用式创新可能引发严重的实证结果失真。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发现基础可供性能够通过探索式创新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的新质生

产力，这与刘备等（2025）、Qu等（2026）的研究结论一致。然而，也有研究发现AI会抑制探索式

创新的涌现（Grashof和Kopka，2023），与本文的研究结论相左，这源于专精特新企业具有较强

的组织灵活性，并且聚焦于细分领域（湛泳和马从文，2024），更能快速将基础可供性配置为知

识和技术的共享底层架构，使原本互不关联的领域具备新的可组合性（Qu等，2026），为探索式

创新提供客观条件。同时，该结论表明基础可供性由于缺乏具体任务导向和场景融合，不能通

过与实践情景深度交融的利用式创新提升新质生产力。这与双元创新理论中“双元平衡最优”
的理论假设不一致（March，1991；苏屹和梁德智，2026），说明双元创新机制具有AI情景适配

性，专精特新企业应根据自身的AI可供性现状选择匹配的双元创新机制。

实证结果还表明功能可供性能够通过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的新质

生产力，这与已有文献基本一致（任优生和于津平，2024）。专精特新企业通过功能可供性的拓

展延伸，不仅能够突破细分领域局限，实现跨领域的知识搜索和重组（Lou和Wu，2021；
Grashof和Kopka，2023），提升探索式创新，还能通过与行为主体、应用场景的深度交融，挖掘现

有产品存在的问题并为利用式创新提供前瞻性方案（程聪等，2022）。同时，该研究结论与人机

场三元协同、AI价值创造和情景化AI理论等的观点一致，即AI需要与特定应用场景交融才能

充分发挥效益（李树文等，2023；Kemp，2024；尹西明等，2025）。进一步而言，该研究结论与AI可
供性理论的观点相契合，认为AI潜力的充分激活需要行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感知AI技术

功能并恰当应用（马丽娜和周佳男，2025），强调技术客观属性与主体主观能动交互的重要意义

（马鸿佳等，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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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异质性分析

 （一）基于梯度培育阶段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制造业单项冠军是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发展目

标，是高水平的专精特新企业，AI可供性的影响效果可能存在差异。一方面，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资金充沛且技术领先，AI体系与配套设施更为齐全；另一方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规模

较大，AI更容易产生规模效益。因此，本文对制造业单项冠军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展开异

质性分析。

表9报告了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中AI可供性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双元创新机制。结果显示，

基础可供性仅通过探索式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功能可供性通过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提

升新质生产力。
  

表 9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实证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NQPF Explora NQPF Exploit NQPF NQPF Explora NQPF Exploit NQPF

BA 0.021*** 0.014*** 0.019*** 0.018*** 0.021***

（11.000） （6.481） （8.398） （8.336） （9.523）
FA 0.008*** 0.010*** 0.005** 0.014*** 0.007**

（2.908） （4.891） （2.154） （3.848） （2.665）
Explora 0.155** 0.231***

（2.642） （4.252）
Exploit 0.024 0.047*

（0.841） （1.734）
_cons −0.869*** −0.044 −0.862*** 0.555*** −0.882*** −0.901*** −0.070 −0.885*** 0.522*** −0.926***

（−8.652） （−0.638） （−8.853） （4.018） （−8.267） （−9.227） （−1.059） （−9.342） （3.800） （−8.903）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 570 3 570 3 570 3 570 3 570 3 570 3 570 3 570 3 570 3 570

Adj_R2 0.577 0.277 0.580 0.144 0.577 0.556 0.251 0.563 0.136 0.557
 

表10展示了专精特新“小巨人”中AI可供性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双元创新机制。实证结果表

明，只有基础可供性能够促进新质生产力，并且通过探索式创新发挥作用。
  

表 10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实证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NQPF Explora NQPF Exploit NQPF NQPF Explora NQPF Exploit NQPF

BA 0.020*** 0.009*** 0.017*** 0.013*** 0.019***

（6.897） （8.816） （6.207） （4.325） （6.118）
FA 0.005 0.007*** 0.003 0.008*** 0.005

（1.515） （5.381） （0.897） （3.424） （1.377）
Explora 0.288*** 0.347***

（3.113） （3.867）
Exploit 0.029 0.055**

（1.078） （2.147）
_cons −0.602*** 0.081 −0.626*** 0.872*** −0.627*** −0.606*** 0.064 −0.628*** 0.853*** −0.653***

（−5.091） （0.843） （−5.482） （5.325） （−6.013） （−5.043） （0.694） （−5.423） （5.261） （−6.037）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 151 2 151 2 151 2 151 2 151 2 151 2 151 2 151 2 151 2 151

Adj_R2 0.347 0.269 0.368 0.110 0.348 0.305 0.259 0.336 0.098 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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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差异的原因如下：AI现阶段仍依赖于规模化、标准化的数据训练，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具备更完善的数据基础，而专精特新“小巨人”通常专注于细分市场，产品是“小批量、多品

种”甚至“单件定制”，非标件、小样本、零散缺陷数据很难训练出可靠的智能模型，强行提升功

能可供性反而会因为AI错误引导对生产力造成扰动。同时，两类企业均能以基础可供性通过

探索式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这缘于基础可供性具备极强的底层通用属性，能够通过异构要素

的创造性组合实现生产力跃迁。这决定了其核心价值在于驱动企业开展突破现有技术边际的

探索性活动，而非局限于成熟范式下的常规改进。

 （二）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异质性分析

AI对知识的搜寻与利用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约束，部分知识因而可能难以被AI直接获取

和利用。因此，本文以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划分为高保护与低保护两

组，分别探究AI可供性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双元创新机制。

表11报告了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组的实证结果，只有基础可供性能够促进新质生产力，

并且仅通过探索式创新发挥作用。
  

表 11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地区的实证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NQPF Explora NQPF Exploit NQPF NQPF Explora NQPF Exploit NQPF

BA
0.021*** 0.012*** 0.019*** 0.014*** 0.021***

（8.388） （5.883） （6.334） （4.723） （7.924）

FA
0.005 0.008*** 0.003 0.013*** 0.005

（1.652） （4.391） （0.823） （5.030） （1.530）

Explora
0.239*** 0.321***

（4.113） （5.643）

Exploit
0.016 0.037

（0.520） （1.225）

_cons
−0.908*** −0.042 −0.898*** 0.643*** −0.918*** −0.939*** −0.058 −0.921*** 0.625*** −0.962***

（−8.029） （−0.599） （−8.127） （4.722） （−8.195） （−8.049） （−0.835） （−8.058） （4.580） （−8.241）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 865 2 865 2 865 2 865 2 865 2 865 2 865 2 865 2 865 2 865

Adj_R2 0.536 0.180 0.544 0.116 0.536 0.510 0.158 0.524 0.115 0.511
 

表12报告了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组的实证结果，基础可供性和功能可供性均能显著提

升新质生产力，并且两者均能通过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

该研究结果揭示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催化效应”：第一，知识产权保护通过降低制度不确定

性，激活功能可供性的潜力。功能可供性相较于基础可供性，具有较高的情景依赖性，嵌入供应

链协作、数据共享与跨组织知识流动，这在高保护地区具备稳定的收益预期，有利于发挥功能

可供性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潜能。第二，双元创新机制在不同程度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区存在差

异，探索式创新以前沿突破为特征，技术前沿性本身形成天然壁垒，对外部制度保护的依赖度

较低，在高或低保护地区均能发挥稳定的中介作用。利用式创新以渐进优化为特征，成果易被

模仿且难以通过技术领先性自保，高度依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现创新收益独占。

 （三）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异质性分析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知识基础较薄弱，但在AI等新一代数字技术领域的知识积累却更

为领先。因此，本文对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展开异质性分析。

表13报告了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组中，AI可供性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双元创新机制。结果显

示，基础可供性和功能可供性均能够通过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提升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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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地区的实证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NQPF Explora NQPF Exploit NQPF NQPF Explora NQPF Exploit NQPF

BA
0.020*** 0.012*** 0.018*** 0.018*** 0.019***

（11.705） （9.097） （9.467） （10.575） （10.429）

FA
0.008*** 0.010*** 0.005*** 0.013*** 0.007***

（5.582） （7.851） （3.133） （5.072） （4.678）

Explora
0.224*** 0.285***

（9.226） （10.476）

Exploit
0.045* 0.074***

（2.119） （3.687）

_cons
−0.816*** −0.089* −0.796*** 0.548*** −0.841*** −0.825*** −0.100** −0.796*** 0.534*** −0.865***

（−17.360） （−1.775） （−16.259） （3.479） （−15.330） （−16.845） （−2.325） （−14.717） （3.776） （−14.778）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 855 2 855 2 855 2 855 2 855 2 855 2 855 2 855 2 855 2 855

Adj_R2 0.546 0.266 0.555 0.152 0.547 0.522 0.249 0.537 0.135 0.525
 

  
表 13    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NQPF Explora NQPF Exploit NQPF NQPF Explora NQPF Exploit NQPF

BA
0.019*** 0.015*** 0.016*** 0.016*** 0.018***

（6.831） （8.122） （5.304） （6.648） （5.971）

FA
0.007** 0.009*** 0.004 0.012*** 0.006*

（2.219） （5.292） （1.362） （4.824） （1.858）

Explora
0.242*** 0.309***

（5.638） （7.420）

Exploit
0.060*** 0.082***

（2.807） （4.106）

_cons
−0.601*** −0.075 −0.583*** 0.482*** −0.630*** −0.614*** −0.090 −0.587*** 0.461** −0.652***

（−7.864） （−1.153） （−7.107） （2.973） （−8.093） （−8.359） （−1.280） （−7.294） （2.721） （−8.842）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 827 3 827 3 827 3 827 3 827 3 827 3 827 3 827 3 827 3 827

Adj_R2 0.459 0.301 0.470 0.136 0.461 0.435 0.265 0.455 0.127 0.440
 

表14报告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组中，AI可供性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双元创新机制。结果显示，

基础可供性和功能可供性均通过探索式创新提升新质生产力。

上述差异的原因如下：第一，战略导向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技术领先为核心战略，企业

需将有限的AI资源优先配置于探索式创新项目，以维持技术前沿地位并获取先发优势。而非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效率追赶为主要战略目标，通过利用式创新保障短期运营的同时，将探索式

创新视为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突破性因素，需兼顾双元创新。第二，技术更替频率不同。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迭代迅速，利用式创新的收益面临被快速颠覆的风险，企业只能依赖探索式

创新实现AI价值的跃迁转化。而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更迭相对缓慢，兼顾双元创新有助

于专精特新企业保持持续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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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NQPF Explora NQPF Exploit NQPF NQPF Explora NQPF Exploit NQPF

BA
0.020*** 0.008*** 0.018*** 0.015*** 0.020***

（6.025） （4.349） （5.870） （4.897） （5.746）

FA
0.008** 0.011*** 0.005 0.015*** 0.007**

（2.405） （4.956） （1.586） （4.789） （2.291）

Explora
0.174* 0.216*

（1.903） （2.068）

Exploit
−0.001 0.018

（−0.043） （0.517）

_cons
−0.982*** −0.024 −0.977*** 0.645*** −0.981*** −0.990*** −0.029 −0.983*** 0.638*** −1.001***

（−6.309） （−0.307） （−6.249） （5.045） （−6.344） （−5.815） （−0.400） （−5.805） （5.088） （−5.894）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893 1893 1893 1893 1893 1893 1893 1893 1893 1893

Adj_R2 0.643 0.186 0.646 0.139 0.643 0.624 0.202 0.629 0.137 0.624
 

 七、  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AI是专精特新企业提升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通过双元创新激活AI可供性对新质生产力

的驱动潜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基于AI可供性理论，以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

业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样本，研究了AI可供性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双元创新机

制。研究发现，基础可供性和功能可供性均能促进专精特新企业新质生产力。机制检验表明，基

础可供性仅能通过探索式创新提升新质生产力，功能可供性通过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提

升新质生产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单项冠军企业既能以基础可供性通过探索式创新驱动新

质生产力，也能以功能可供性通过双元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专精特新“小巨人”只能以基础可

供性通过探索式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低知识产权保护地区的专精特新企业以基础可供性通

过探索式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高知识产权保护地区的专精特新企业以基础可供性和功能可

供性通过双元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精特新企业以基础可供性和功能

可供性通过双元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精特新企业以基础可供性和功能

可供性通过探索式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

 （二）实践启示

第一，专精特新企业应树立基础可供性和功能可供性双轮驱动的意识，既要保持对AI底
层技术模块的关注与储备，也要避免盲目堆砌算力算法却无法解决业务痛点的脱节问题，锚定

自身的核心盈利环节、核心业务痛点、核心竞争优势，强化AI在细分赛道专属业务场景的功能

建构。同时，专精特新企业应培养或引入一批复合型人才，统筹业务场景的识别、技术基础能力

的盘点以及两者匹配度的动态评估，协同推进AI的基础可供性和功能可供性，高效赋能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专精特新企业应根据AI可供性动态适配双元创新，最大化激活与释放AI潜力，持续

培育新质生产力。若基础可供性较为领先，应锚定未来市场潜在需求、行业关键技术短板等，定

向储备AI技术能力，为新业务场景的开拓和未来技术赛道的探索提供重点支撑。若以功能可

供性为主导，应同步支撑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既要使AI落地方案贴合细分领域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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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标准、业务流程、客户需求等，赋能效率和产品的极致精进，也要周期性地从AI中提取与

发掘数据、模型和知识资产，助力新一轮的探索式创新，寻找衍生服务与新业务可能。

第三，政策制定者应因企施策，通过差异化的政策供给，精准匹配不同类型专精特新企业

的AI赋能方式与新质生产力培育路径。各地方政府需转变普惠式的AI扶持思维，在《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等顶层设计的指导下，因地制宜构建情

景化的政策工具箱，针对不同梯度培育阶段、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以及是否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企业，匹配适宜的政策干预。同时，政策制定者应定期诊断与监测辖区内专精特新企业的AI
可供性激活与释放状态，及时调整政策工具的组合与靶向，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增长潜能。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第一，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对比分析基础可供性和功能可供性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差异化双

元创新机制，但AI可供性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未来可通过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探

究不同AI可供性的联合效应。第二，本文的研究样本覆盖了A股上市公司，但专精特新企业大

部分为非上市公司，未来可将研究样本扩充至非上市的专精特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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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AI Affordances
Driv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 Study Based on

SRDI Enterprises

Lu Qicheng,  Su Yang,  Rong Bin
（Business School,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China）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a new engine for SRDI enterprises to improv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ut how to fully stimulate and release the potential of AI affordances through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remains a problem to be solved. This paper takes manufacturing single
champion enterprises and SRDI “Little Giant” enterprises listed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s
as research samples to study the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AI affordances affecting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SRDI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basic and functional
affordances can improve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SRDI enterprises. Functional affordances
improv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while basic affordances only improv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exploratory innov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enterprises in SRDI “Little Giants”, low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reas, and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use AI affordances to driv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exploratory innovation, while enterprises in manufacturing single champions, high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reas, and non-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use AI affordances to driv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This paper deepens the research on the
antecedents and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vides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for releasing the potential of AI i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AI affordances;  SRDI enterpris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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